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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应祚墓志铭考释

◎陈丽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泉州   362000）

日，得年仅五十。妻札剌氏，唆都承（丞）相之孙女。

男四人：复、临、泰、千家奴。女二人：泰娘、懿娘。

将以元统三年乙亥奉柩葬于晋江县鸾歌里东湖山之原，

距明威坟仅二十武。余尝评竹所，少从古直傅先生授业，

及接诸老先生议论，承上接下，善言语，能政事，窃宰

我、子贡之绪余，用子游武城之矩 。其始终则得泉翁、

云翁二老余波之及，信斋孙侯东道之力也。惜乎！鸾将

飞而铩翼，骥将骋而 足，丹翩翩行数千里，岂不甚可

悲！谁是窀穸之事得以从先君于九原者，庶乎亦可以无

憾矣。铭曰：

谁欤铭旌？旌德之宰。五事已备，而君不待。

天旌其德，其意有在。不于其身，而尔后代。

 

一、王与
墓志铭称：“王氏世为泉之晋江人，至明威将军、

梅州路总管始大。明威讳与，号东阜子，君之父也。”

按理说，王与官至一路之总管，在文献中应有所记载，

然而，包括晋江、梅州两地的地方文献均未见其蛛丝马

迹，仅在《闽书》一段关于蒲寿庚的文字里出现了“王

与”之名。（道光）《晋江县志》转载之，其云：

“宋幼主过泉城，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

闭门不纳。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

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泉志：蒲寿庚，

2015 年《泉州文博》第 1期（总第 26 期）刊发郑

焕章先生《泉州灵山出土的元代王应祚墓志铭》一文，

对1997年发现于灵山的王应祚墓志铭进行探析（图一）。

拜读之余，窃为还有些问题没有涉及，尤其是墓志中出

现的若干人物，仍值得探讨，此文权当作为郑文的补说。

故竹所县尹王公墓志铭

从仕郎、前兴化路仙游县尹赵济撰并书

承务郎、宁国路旌德县尹王君，讳应祚，字舜卿，

号竹所。将葬，孤复、临等踵门谒铭，余矍然曰：“君

吾故人子也，何敢以耄荒辞！”按：王氏世为泉之晋江

人，至明威将军、梅州路总管始大。明威讳与，号东阜

子，君之父也。母黄氏。君以父荫补官从仕郎、临江路

钞库提领，得代授征事郎、建昌州判官，未上，丁内忧。

服阕，授承务郎、邵武路邵武县尹。县学厄于兵火，至

则萁经阁、新圣像，示民知教也；桥道圮于巨浸，至则

理舆梁、修道路；恐民病涉也。催科立一定之式，听讼

尽两造之情，故凡发号施令之间，无非学道爱人之意。

其去也，都鄙之民攀辕截、学校之士去思有碑，果何以

得此于民哉！至顺元年，除授宁国路旌德县尹，牛刀屡

试，制锦有方，一以宰邵武者而宰旌德，三年有成，五

事已备，宪司将擢用矣，考绩将换授矣，忽以微疾卒于

官所，时元统甲戌四月五日也。生于至元乙酉八月廿九

摘  要：一个小小的县官，如何能成为忽必烈时期著名战将唆都的孙婿——王应祚墓

志展现了元朝泉州的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通过战友、姻戚、师生、同僚等关系形成

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其中提及的人物：蒲寿庚、蒲寿 、王与、孙胜夫、孙信斋、

傅定保，皆非等闲之辈，他们大多是南宋末年发生在泉州的那场血雨腥风的亲历者，

入元后进官加爵，世享尊荣，而勋臣子弟之间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王应祚   王与   蒲寿庚   孙胜夫   左翼军   唆都   赵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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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迎降及歼淮兵、宗子，皆寿 阴为之谋。事成，乃佯着

野人服，入法石山，若无与其事者。寿庚长子师文，尤

暴悍嗜杀，淮兵、宗子之死，师文力居多。元以寿庚有

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数十余

年，元亡乃已。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1]

《闽书》中的王与无疑系王应祚之父。在那场惨烈

的屠杀宗室及淮军的斗争中，他与孙胜夫、尤永贤、金

泳一起曾为蒲寿庚降元立下汗马功劳。

元朝统治者厚待为蒙元立有功勋的家族，无论是蒙

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凡有功之臣人人论功行赏，

进官加爵，都可以世享承袭之尊荣。王氏家族世居晋江，

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

泉。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 平海寇有功，

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

使，总海舶。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

命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

表降元。明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攻城，寿庚遣其党

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

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

杰解去。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

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胜夫等各进官有差。初，

寿 自宋时仕至知吉州，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寿庚

图一   王应祚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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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很快从一位外籍商人一跃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不

久又“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如此轻而易举，

意味着此前蒲氏不仅搞定了地方长官，而且与左翼军将

领关系非同一般。也就是说，蒲氏以海船或财力上的支

持而一路高升，这其中必然隐藏着长期酝酿的政治玄

机——毋庸置疑，是泉州地方官联合左翼军将官共同造

就了蒲寿庚在政治上的辉煌。尤其是“智足应变，勇足

御军，功足决胜”的左翼军统领夏璟，早就为蒲寿庚器

爱有加，成为知交 [7]。传说，蒲寿庚府邸在泉州城南一

带拥有大片财产，方圆达 300 亩，其中除有花园、棋盘

园等休闲娱乐场所外，还设有讲武堂（后来称讲武巷）

等，想必常与左翼军的将领在此切磋技艺，排兵布阵吧。

入元后，王与因功授明威将军、梅州路总管。元廷

将归附的左翼军与新附的当地土军一起成立了泉州左副

翼万户府，成为新朝代的一支维护地区及其周边秩序的

军队。

二、泉翁、云翁、孙信斋
墓志云：“其始终则得泉翁、云翁二老余波之及，

信斋孙侯东道之力也。”

从《闽书》王与的信息可见，泉翁、云翁系蒲寿宬

和蒲寿庚兄弟二人无疑。蒲寿宬，号心泉，蒲寿庚，号

海云，以“泉翁”“云翁”称之，表示墓主一家对蒲氏

兄弟的崇敬之心和亲近关系。当年忽必烈以寿庚有功，

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

将军、参知政事，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蒲寿庚长

子蒲师文尤暴悍嗜杀，淮兵、宗子之死，皆决其手。蒲

氏家族在泉州称霸一方，甚嚣尘上。墓志中的“泉翁、

云翁余波之及”中的“余波”，指的就是其子孙，如蒲

诗文、蒲一卿等。

墓志中提到的孙信斋又是谁呢？通过考证，可以证

明孙信斋系孙胜夫之子。

孙胜夫因与蒲寿庚同党，多为后人所诟谇，是“率

异族而覆主人之庙社，逼孤幼于沧波”[8]，不忠不义不

孝的历史罪人，民愤极深，致使明太祖令：“禁泉人蒲

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

宋之罪，故终夷之也。”[9] 关于孙胜夫及其子嗣，文献

记载不多。从《元史》和《岛夷志略》中可知，孙胜夫

曾多次奉使外国：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奉命随

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万户唆都等出使占城，

身份为“万户”[10]。元十八年（1281），他与正奉大

原本出身平凡，直至王与参与蒲寿庚一派的行动，最终

显赫，授明威将军，官广东梅州路总管，正四品。从《闽书》

记载的“协谋拒守”4个字，以及元初被朝廷授明威将军，

这些都表明他是南宋驻泉左翼军的将领之一 [2]。

左翼军是南宋初年朝廷面对福建地区的变乱，于绍

兴十八年（1148）成立的以地方武装为基础的军队，隶

属于中央殿前司和福建安抚使。绍兴二十六年（1156），

左翼军的总部从福州移驻泉州，端平二年（1235）一度

移驻建宁。由于左翼军长期受中央直辖的殿前司与福建

安抚使的双重指挥，官员由中央指派，军队开支则由地

方支持，但地方官员却没有调度权力，由此产生诸多不

便和困扰。在真德秀等人的一再吁请下，嘉定十四年

（1221）朝廷最终答应“令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3]。

真德秀强调由泉州知州节制左翼军的目的，在于强化地

方长官对军队的掌控，以便在平乱御敌上能及时发挥更

高效的作用，避免军政分离而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此

举反而为此后地方官吏和地方势力的利益联盟提供了机

会，致使泉州的政治、经济和军队相互勾连，形成命运

共同体，左翼军最终成为蒲寿庚弃宋降元行动中强有力

的支撑基础 [4]。景炎元年（1276）七月，当张世杰率军

回师包围泉州，时任福建广东招抚使的蒲寿庚和泉州知

州田真子在左翼军将领夏璟、孙胜夫、尤永贤、王与、

金泳等协助下，坚守了 90 天，直至唆都从杭州率元兵

解围，而夏璟是宋末最后一位左翼军统领 [5]。足以说明

左翼军对蒲寿庚作出历史抉择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蒲寿庚凭藉其在经济上的雄

厚实力和在中外海商的影响力，早就与地方官和左翼军

将领有密切交往。不妨回头理论一下《闽书》记载的发

生在咸淳末年的那场平海寇事件：“寿庚少豪侠无赖，

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

置使。”史书语焉不详，究竟蒲氏兄弟是以私家力量平

定了海寇，还是参与官方平定？如果说蒲氏仅凭为护航

而组建的私人武装就击败手中拥有武器的海寇，那么对

于拥有数千将士的左翼军（包括水军）就是莫大的讽刺，

显然既不可能也不合常规。因此，桑原骘藏认为的“助

官宪击退之（海寇）”更具合理性 [6]。为保护包括自身

在内的中外海商的利益，面对海盗的威胁，蒲氏兄弟为

官方（军方）平定此次海寇进犯提供海船和财力支持，

才是合情合理的解释。

每次军事行动的结果，地方官必定要上报朝廷，而

上报材料不可能绕过左翼军。此次平海寇之后，蒲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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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蒲寿宬后人的帮助外，还得到了孙信斋的大力支持。

三、王应祚为何年近不惑才当个小小的县官
墓主王应祚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卒于元统

二年（1334）。王应祚出生时，蒲氏家族正权顷一方，

孙氏、王氏家族也风光无限。优越的家境，使王应祚能

够“少从古直傅先生授业，及接诸老先生议论”，古直

傅先生即傅定保，宋元之际有名的儒学家，当过漳州路

学正，讲授过《太极图》《西铭》，担任过三山书院山

长，“其讲解能守先儒成说，为文温润典裁，有《四书

讲稿》及诗文若干卷”[20]。后被祀于泉州府文庙西侧

的忠义孝悌祠 [21]。 

良好的儒学教育，使王应祚“承上接下，善言语，

能政事，窃宰我、子贡之诸余，用子游武城之矩矱”。

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廷开始恢复前朝科举制。此

时，王应祚已近而立，既然曾师从名儒傅定保，且聪慧

过人，能言善辩，堪比孔子之徒，那么理应参加科举考

试。或许王应祚也曾努力科考，但天不遂人愿，最后只

能以父荫补，先是补官从仕郎、临江路钞库提领，得授

征事郎、建昌州判官，因丁内忧而未上。之后，授承务

郎、邵武路邵武县尹。据《绍武府志》《闽书》载，王

应祚于泰定二年（1325）任邵武县尹[22]，此时他已40岁。

至顺元年（1330），除授宁国路旌德县尹。而这过程中，

与蒲寿庚兄弟及孙胜夫之后代的帮助有莫大关系，致使

王应祚之子王复、王临在请赵济撰写墓志陈述其父生平

时，对蒲、孙两家感恩戴德，溢于言表。按理说，凭借

父亲的功劳，王应祚在年轻时就能轻易地获得一官半职

或成为富商，何致一把年纪才出任小小的县官？只有两

种解释，其一王应祚不是王与的长子，无法承袭父亲职

位；其二王应祚深受儒学思想影响，试图通过自身努力

科考遴选出仕。否则，在注重“根脚”（家世背景）晋

用官员的元朝，以唆都孙婿的身份，不致于年近不惑才

当一个小小的县官。

墓志撰写人赵济以孔子门徒子游管理武城的例子比

拟王应祚为官之道，所言有溢美之嫌，但王应祚为宦时

能体恤民间疾苦而有所作为，确实值得称道。不妨将地

方志的记载一并列下：

王应祚，字舜卿。泰定间令邵武县，廉温直谅，文

而有材，新县治，葺学宫，恒以陈古灵令仙居者教民。

（《闽书》卷 82《英旧志·缙绅·泉州府·晋江县二》，

第 2490 页）

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奉使海外，抚宣

诸夷，此时其身份为“副使”（尤永贤同为副使）[11]。

至元十八（1281）十一月，与孟庆元并为广州宣慰使兼

领出征调度，奉使占城 [12]。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

与宣慰孟庆元出使爪哇回国，身份还是“万户”[13]。

孙胜夫最终担任何职，尚不得知，但“万户”头衔

似乎一贯而终，且为子孙承袭。《泉州府志》《晋江县

志》历任“万户”名录中的“孙天有”（大德间任，

1297 ～ 1307）[14]，值得关注。在泉州清源山山顶清源

洞里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15]，提到大德六年（1302），

“信斋万户孙公”与“心泉（即蒲寿宬）之孙一卿蒲公”

一起为重建鼎力相助之事，文献和碑刻的时间足以印证：

此信斋、此万户，即孙天有无疑。

孙氏一族因孙胜夫在宋末元初的功勋成为元代

泉州的又一权贵豪门。仁宗时期（皇庆延祐年间，

1312～ 1320），著名的回回诗人马祖常因公莅临泉州，

曾写下一首《泉南孙氏园亭》，诗云：

凿石通归汐，浮梁看浴暾。鸭阑萍上 ，鹿栅藓生垣。

葡垂栀子， 长竹孙。书香芸辟蠹，席暖锦裁 。

交客登仙籍，承家荷帝恩。冰瓯蜂蜜溜，酒 荔浆翻。

吹 花围屋，弹琴鹤舞园。海云春有态，闽血夜无痕。

谁谓衣裳懒，予今杖履烦。捋须歌月地，翘首望天

门。[16]

傅宗文先生认为，这座贵族园亭的主人，就是被封

为万户侯的孙胜夫的后代。而按照时间计算，正是孙天

有任职期间。因此，完全可以确定孙天有（号信斋）的

“万户”之衔，承袭于其父孙胜夫，同时也基本可以作

为判断孙胜夫卒于大德初年的一个依据。

又据大德十年（1306）《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碑文[17]

记载，当时身为“万户显武”的孙天有曾慷慨出资赞助，

显武，即显武将军，系从四品武官。然而，延祐元年（1314）

为《故提举恕斋黄君墓志》[18] 篆额的孙天有，此时军

阶反比之前降了一级，成为“武德将军泉州新附土军万

户府万户”，武德将军为正五品武官，其中缘由有待考

证。不过，孙天有最终的官阶还是升为正四品武职“明

威将军”。《石门和尚塔志》载：“泰定丙寅岁，檀越

主明威将军万户孙公施财，伏为慈明广照禅师、石门聪

公和尚造塔。癸酉五月十五日示寂，全身入塔。住山徒

弟僧契因谨志。”[19] 泰定丙寅，即 1326 年。

王应祚墓志显示，泰定二年（1325）、至顺元年（1330）

他之所以能先后任邵武县尹和旌德县尹，除了有蒲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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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祚迎娶忽必烈时期的名将唆都之孙女扎刺氏，也算

门当户对，并非高不可攀。

唆都“扎剌儿氏，骁勇善战，入宿卫”[26]。他是忽

必烈灭宋战争的急先锋，嗜杀成性。至元十四年（1277）、

十五年（1278）、十八年（1281）曾先后任福建道宣慰使、

福州行省参知政事、泉州行省左丞、占城行省右丞，至

元二十二年（1285）战死交趾 [27]。至于说唆都“尽害

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28]，

这不符合史实，此事非其所作，乃蒲寿庚所为 [29]。

唆都儿子百家奴一路追随，亦战功赫赫。据《元史》

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百家奴“升镇国上将军、海外

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举，仍领本翼军守福建，

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是时，福建多水灾，百

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贫民全活者甚众。十七年，朝京师，

加正奉大夫、宣慰使、都元帅⋯⋯”[30]至大四年（1311），

百家奴因旧枪伤复发而卒。

唆都、百家奴父子均曾任官泉州，但唆都究竟有几

个儿子，不得而知，因此王应祚的岳丈是否就是百家奴，

尚无法判定。

 五、赵济
元统三年（1335），为王应祚撰书墓志的赵济，

其身份为“从仕郎、前兴化路仙游县尹”。但是，

遍览乾隆《八闽通志》[31]《仙游县志》[32]《兴化府

志》[33]，元代仙游县尹均未见“赵济”之名，至正之

前（1341 ～ 1368）阙如。

事实上，赵济撰书的墓志（铭）在泉州地区已知的

有 3方。在王应祚之前，大德三年（1300），赵济为晋

江人颜繗孙撰写墓志 [34]；延祐元年（1314），他又为

寓居泉州的提举黄恕斋（讳通）[35] 书写墓志。依据这

3方墓志撰写的时间，可判定赵济在大德三年（1300）

之前曾任仙游县尹。赵济究竟是哪里人，有待新证。不过，

因他为 3位长眠于泉州（晋江）的友人撰写过墓志，让

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可补元代仙游县尹名录之阙者。

由于朝代更迭，发生在元代的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被

历史湮灭。王应祚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尹，却由于父

亲王与的特殊身份，牵引出诸多的历史信息，因此其墓

志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应祚，字舜卿，清源人。至顺间（一作泰定二年）

尹邵武，廉温直谅，有才器。尝新县治，葺学宫。其教

民以宋儒陈襄令仙居者为法。（明《邵武府志》卷13，《名

宦》，第 312 页）

王应祚，字舜卿，晋江人。泰定间令邵武县，廉温

直谅，文而有材，新县治，葺学宫，恒以陈古灵令仙居

者教民。继知旌德县。岁输米万四千二百石有奇于郡，

陟危降深，负携数百里，民有因是死亡者。曹弥昌灼民

苦，为之折直入钞。应祚立为吁请抚按，具题改折，再阅，

岁得请还报，民困以苏。（乾隆《泉州府志》卷 46《元

循绩》）

王应祚，字舜卿。泰定间知邵武县，继知旌德县。

县岁输米万四千二百石有奇于郡，陟危降深，负携数百

里，民有因是死亡者。应祚为请抚按，具题改折，民困

以苏。（道光《晋江县志》卷 41，《人物志·宦绩之二》）

王应祚，字舜卿，清源人。至顺间知邵武县。廉直

有才。尝述陈襄令仙居时条教以导民，士民戴之。（《福

建通志》卷 32，《名宦四·邵武府》）

《旌德县志》：无载。但在《杂记·祥异》中有一

条记载：

至顺元年，宁国路饥。七月，宁国路属县皆水，没

田一万三千五百顷。[23]

至顺元年（1330年），王应祚赴任宁国路旌德县尹，

正值该县遭受重大水灾，损失惨重。如墓志所载，王应

祚“一以宰邵武者而宰旌德”，“至则葺经阁、新圣像，

示民知教也；桥道圮于巨浸，至则埋舆梁、修道路，恐

民病涉也。催科立一定之式，听讼尽两造之情，故凡发

号施令之间，无非学道爱人之意。”因为有了治理邵武

县的经验，王应祚管理旌德应当是颇有成效的。然擢升

在望时，却因染病身亡，甚为惋惜。

四、唆都
元代虽有民族等级制度，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所受待遇不同，但却从未实行过民族隔离政策。人数并

不占优势的蒙古、色目散居各地，与汉人杂居，不免与

汉人互通姻娅，繁衍后代，也有些汉人为了仕途或生计

而与蒙古人、色目人通婚，这在“番货远物，异宝奇玩

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24]

的泉州，其跨国、跨族婚姻更是不足为奇。例如，至元

二十九年（1292）畏吾儿航海家、泉府司左丞亦黑迷失

迎娶泉州盛氏女子，并生有二女 [25]。毫无疑问，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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